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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以象表意的特性是生成汉语意象叙事的根源之一。本文从汉字象形表意的根本属性出发，探索汉字意象 

的本质属性，分析意象内涵的结构形态与叙事功能，辨析意象叙事与抒情之关系，考察意象叙事的风格特色，发现汉字意 

象在主客一体性、直观性、空间性、体验性、不等性诸方面与表音文字有别。意象的这些属性在转向意象叙事的过程中受 

传统观念文化影响，形成 了天人合一、万物通变的叙述视域，体验性与心性关怀的叙述品格，场景化写意性的叙述意味 ， 

形断意连对称循环的叙述结构，朦胧与神秘性的叙事气韵等典型意象叙事风格，初步发现了意象叙事的特有品质及其形 

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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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叙事是汉语言文学区别于世界上表音语言文 

学的主要特征和价值之所在。然而，意象一词在中国 

文学研究的传统中，更多用之于抒情写意的诗词文本 

范围，既使是20世纪初受汉诗影响的英美意象诗派也 

不例外，意象似乎只是抒情之物而非叙事的手段。自 

西方叙事学理论传入国内后，在寻找中国叙事民族性 

的研究成果中，开始出现注重小说戏曲中的叙事意象， 

并出现意象叙事概念。由于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语 

言表述艺术，因而从语言人手研究文学是文学研究的 
一 种传统而有效的方法。中国早期出现的注释经典， 

就是从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人手的；西方出现于20世 

纪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人类学、叙事学也无不 

以语言作为分析的基本手段和论述出发点。正因此， 

从语言学人手研究中国叙事逐渐受到国内学人的重 

视。 

一

、汉语意象内涵结构及其叙事性功能 

一

提及意象，人们多想到自然的静态意象和诗词 

创作，而较少想到人物的动态意象和小说戏曲的意象 

叙事。换言之，意象似乎仅是抒情之物而非叙事手段。 

如此，我们只能称之为意象抒情，那么，如何能称之为 

意象叙事呢? 

借用西方文体学观念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抒情、 

叙事、议论三类，已是百余年的事实，似无可否认。但 

有一种现象也令中国文学研究者百思难解，为什么在 

中国抒情诗文中有着拆掰不开的故事成分、故事情结? 

而在中国叙事文学中同样有着不可少的诗词韵文、诗 

情画意场面以及诗一样的构思呢?这一特征为何在戏 

曲文本中同样如血肉似地交融在一起?意象内涵的研 

究，可以寻找这一百思难解的答案。事实上，考察最早 

出现的意象概念就包含有事象，中国古代叙事往往是 

通过意象中事象的叙述完成的，意象内涵中有着丰富 

的叙事性内涵。 

意象概念是由“意”与“象”两个词组合而成，要分 

析“意象”概念的内涵，第一步需先分别分析“意”与 

“象”各自的内涵，然后探讨“意”与“象”组合后的整体 

性内涵。若了解“意”的内涵，需先弄清“意”字本意。 

“意”是会意字，上音下心，字的本义为心中的声音或心 

中的事。那么心中的声音(或心中事)究竟包含哪些内 

涵呢?古人笔下“意”的内涵大略分为三类：一是情意， 

即古人所谓“七情”(喜、怒、哀、慎、爱、恶、欲)，是指人 

的欲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程度状态在心理引起的反 

映，愿望实现则喜，失败则哀，受阻则怒，合意则爱，逆 

意则恶等等。也指自然现象在人心中引起的情感反 

映，如在古人诗词中常见的伤春、悲秋、思月、恋柳、乐 

水、爱山诸类意象中，借春、秋、月、柳、水、山等物象所表 

达的情感。二是欲意，即古人所言“六欲”(饥欲食，目 

欲色，耳欲声，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 “卷】j。此 

六欲即为人生存的基本欲求，也包括功业欲、权力欲、 

声名欲等发展的欲望。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为了满足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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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某种情欲的活动，故而人的情欲实乃文学艺术活 

动生成和发展的动力，也是意象叙事活动的动力。三 

是道意，即古 人所说“天道”、“地道”、“人道”，认识天地 

万物与社会人生的最高思想理论和精神价值追求，如 

儒家之道、老庄之道、兵家之道、法家之道等。也指人 

对自然万物、社会人生认知所形成的某种观念、思想。 

“道”无处不在，道意也自然存在于叙述对象和叙述活 

动本身之中，叙事作品一般总会表达叙述者某种思想 

倾向和认知观念，譬如《三国演义》所表现的“兵”道， 

《水浒传》所传达的“江湖”之道，《红楼梦》借宝、黛、钗 

等人的情爱纠葛所体悟的男女隋道等。 

至于“象”的内涵，须先考察“象”字本意。许慎、 

段玉裁与韩非所释之“象”义，实为视觉形象，包括三层 

含义：动物大象本象(本象的摹画)；表达事物间一种相 

似关系；依图而意想的事物。视觉形象的存在形态有 

两类：静态视象与动态视象。前者多是某一种或某一 

类(组)物象，在人心中存在的时间是瞬间的短暂的，标 

示某种寓意，表现某种感受、情绪，较少明确的目的性 

和行为意图，我们称之为物象。就艺术作品而言，它常 

出现于表现人生某一瞬间感受和隋绪的诗词文体中， 

如清风、明月、松柏、梅竹、江水、山石、花鸟等。后者有 
一 定的时间长度，表现事物的变化过程，显示人物的某 
一

愿望、动机、目的及意图，展示人实现某意图的行为 

过程，故可称之为事象。事象是由一系列事象符号构 

成，常常表现为一种有叙述目的性的故事场景，如“辕 

门射戟”、“刮骨疗毒”、“杨志卖刀”、“瑞兰拜月”、“张 

生琴挑”等。作为事件的场景存在着唤起记忆多少和 

时间长短问题。那种能唤起记忆长度和广度的心理场 

境，大多是象和意的融合达到极简洁极经典地步的空 

间意象，我们称之为境象，如“嫦娥奔月”、“世外桃园”、 

“孔融让梨”、“孟母三迁”、“黛玉葬花”等。 

意的三大内涵(情意、欲意、道意)与象的三大内涵 

(物象、事象、境象)之间存在横向与纵向两大类关系。 

就横向关系而言，表现为同一层次内涵间的对应、吸收 

与融合，如“情意”与“物象”对应，物象往往作为情感的 

载体，情感也往往借助物象而表现，即所谓寓情于物、 

借物抒睛、情景交融，形成可表现情感的物象——“情 

物象”。又如，“欲意”与“事象”对应，事件一般总是人 

物为实现某种欲意而进行的活动过程，并经过种种艰 

难曲折而获得某种结果，如孙猴王有了“长生不老”欲 

望，方有二十年“求仙访道”事件，而“求仙访道”事件也 

正表现了其“长生不老”愿望，从而构成为实现某一意 

图而行动的故事意象——欲事象。“道意”与“境象” 

的横向融合，会使人形成对人生、人与人、人与自然关 

系的领悟，或形成人对万事万物的某种认知、观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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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过某种场景或某一重大事件表达出来，以达到警 

醒世人之目的，如道教的“阴阳鱼”图案，《红楼梦》中的 

“风月宝鉴”、《金瓶梅》中的“四贪词”、《水浒传》中写 

着“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等就形成表现“道”的境 

象——道境象或道意象。如是以来，“意”内涵的三大 

类型与“象”内涵的三大类型横向交融，构成了意象内 

涵的三大层次：物象一情意层次、事象一欲意层次、境 

象一道意层次。当然，这三个层次并非互不相关的机 

械组合，而是灵活地有主有次地交织在一起。物象既 

可抒晴，也可表现欲望和道意；事象既可叙事，也可抒 

情或表达思想观念；境象既可由情达之，也可由事和道 

达之。叙事作品的物象，既可是具体的物象，也可是宏 

观的背景；抒情作品中的事象，既可站在台前，也可隐 

于幕后，等等，三个层次有时也呈现为交错混合形态。 

就纵向关系而言，三大层次呈层叠上升关系，皆由 

简到繁，从易到难，自低到高。前一层次是后一层次之 

基础，后一层次是前一层次的叠加与升华。文学史上 

优秀作品往往具有物象、事象、境象三层内涵，清人叶 

燮就主张优秀作品需具备“三至”：情至、事至、理至。 

只不过叶燮所表达意的类型与文体不同而呈现主次不 

同的结构状态罢了。 

上述意象内涵的层次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 

要信息，并由此可获得解决两个重大问题的两项认知。 

第一个是关于“事象”的信息和认知。该认知丰富了意 

象概念的内涵，为分析意象叙事以及探讨中国文学抒 

情与叙事水乳交融现象生成之因，提供了概念基础与 

理论分析的可能性。 

“事象”概念并非凭空臆撰，最早见于《周易》，指 

“乾”“坤”两卦的卦象，因其卦体喻事“飞伏居世”、“臣 

奉君也”，故称“事象”。古书中“事象”一词经常出现， 

如王充《论衡》：“《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 

篇。” ’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的“事象”更早见于甲骨 

文字。甲骨文字中的拟象符号至少包含两类：物象符 

号、事象符号。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竹、虎之类，即 

班固所言“象形”类字，已为人们所熟知，无须赘言。然 

而表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关系，特别是人的动作 

行为的事象符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故需特别说明。 

汉字除象形字外数量更多的是“象事”字和“象意”字， 

这两类字往往是由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合在一起， 

其中不少字模拟人的动作行为。而这种动作行为因具 

有动作主体及其目的性，也具有行为的空间性和时间 

长度，故而具有事的成分。譬如“奠”字，将盛满酒的酒 

樽双手放置在几案之上，其 目的是为了祭典神灵或鬼 

魂。“奠”表示奠祭主体的一种有目的活动，而且这个 

活动有一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有行为的长度，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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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因素。这些由多个象形符号组合而成的表示行为 

的具有事因素的象，我们称之为事象符号。事象符号 

是通过模拟人的动作行为表现意的，它是意象叙事形 

成的文字基础，也是形成故事场景的事象基础。 

事象符号的组合为我们提供了两点颇有价值的信 

息：其一，物象符号与事象符号的血缘关系。汉字的造 

字思维已由单象符号表示心中意的方法，进一步发展 

为借用两个以上的双象或群象符号组合事象符号，以 

事象符号表意，如“解”这个事象符号就由“牛”、“角”、 

“刀”三个物象符号组成。由于事象符号是借用物象符 

号组合而成，故而事象符号与物象符号之间的关系便 

有了事象符号，包含物象符号的包裹性与同生共长的 

不可分离性。其二，正因为事象符号是由N个物象符 

号组合而成，所以，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结果，是物象更高层次的发展，而且不只是符号数 

量的增加。在事象符号中隐含着行为的主体(人)以及 

主体(人)行为的目的性，从而使静止的物象变为了动 

态的有情欲引领和时间长度的故事化事象，而动态化 

故事化可激活静态的物象，赋予其活的灵魂。如表示 

酒樽的“酋”和表示几案的“兀”两个物象本是呆板的， 

然将二者放在一起，表示将酒樽放置在几案上的祭奠 

活动时，这两个呆板的东西便鲜活起来。物象事象的 

这种相互依赖陛，为叙事伴有抒情、抒情中隐含故事的 

特有现象找到了阐释的较早根据。 

二、汉语意象抒情与意象叙事之关系 

上述意象内涵的层次分析，所提供的第二个重要 

信息和获得的重要认知是关于意象叙事与意象抒情的 

联系及区分，从而为探讨何谓意象叙事，以及意象叙事 

的范围和边界，提供了重要依据。 

若要弄清楚意象叙事与意象抒情的联系与区别， 

须先弄清叙事意象与抒隋意象的联系及区别。意象内 

涵层次分析的结果是发现了意象内涵的三大层次：情 

意一物象层次、欲意一事象层次、道意一境象层次。三 

个层次间的交错联系使得每一层次生成三类意象，如 

此共生成九类意象：情物象、欲物象、道物象；情事象、 

欲事象、道事象；情境象、欲境象、道境象。在九类意象 

中，情物象、道物象、情境象、道境象等四类，因主要功 

能是借物象与境象来抒情写意的，故而称之为抒情意 

象。情事象、欲事象、道事象三类，主要是借助事象来 

叙事写意的，故而称之为叙事意象；欲物象、欲境象二 

类，兼有抒睛意象与叙事意象双重属性，用之于抒情写 

意，则成为抒情意象，用之于实现某种意图的行为叙 

事，便成为叙事意象。如是，则抒情意象包含情物象、 

道物象、情境象、道境象和欲物象、欲境象六类，叙事意 

象则由情事象、欲事象、道事象和欲物象、欲境象五类 

所构成。 

抒隋意象与叙事意象的共同点皆是以“象”表意 

(或写意)，表意或写意是二者的灵魂。不只是诗词文 

体绘景、言志、写意，小说戏曲文体在凸显故事性的同 

时也言志、写意。突出故事性与写意I生，是汉民族叙事 

的着力点和兴奋点。为了表达意，可调用两类不同的 

意象(抒隋意象、叙事意象)。究竟调用何类意象，是由 

所表达的“意”(情意、欲意、道意)的类性来规定的。关 

于抒f青意象与叙事意象的关系，需强调两点：其一，各 

为体系。抒情意象与叙事意象是并列的两类体系，不 

可混而为一。其二，两者因共同的写意f生可相互吸纳、 

包容。叙事意象可吸纳抒情意象元素，抒情意象也可 

吸纳叙事意象元素。这种吸纳包容性在甲骨文字的物 

象符号与事象符号中早已存在。 

不过，叙事意象并不等于意象叙事。叙事意象只 

是生成意象叙事的原料，而非完成生产工序的产品。 

叙事意象若要成为意象叙事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 

件：第一是叙述者有叙述的意欲冲动。因为只有当叙 

事意象与人的叙述愿望结合时方可进入叙述视域，方 

能产生叙述行为。“欲意一事象”层次中的欲意的加 

入，可以激活叙事意象，使其按照叙述意图的需要，组 

织进故事叙述的逻辑之中，构成有目的性的意象叙事 

(即意象叙事就是叙述者在叙述意图引导下借事写意 

的文学创作活动)。“欲意”是叙事意象演变为意象叙 

事活动的主因和推动力。第二是叙述意欲的实践过 

程，即形成实现欲意的叙述方法和叙述结构(包括叙述 

视角、叙述聚焦、时间叙述、空间叙述、叙述序列、叙述 

节奏、叙述逻辑等)。第三是意欲的审美表达与实践效 

果(是否诱人、动人、移人及其广度与深度如何等)。缺 

少这三个条件，叙事意象不可能演变为意象叙事，而其 

中叙述意欲是根本动力。 

所谓意象叙事，是指叙述者在叙述欲意引导下，以 

叙事意象为思维和叙述材料，使用一定方法，个性化地 

组织故事的时空结构，合乎逻辑地叙述具有一定长度 

和曲折变化的情节而完成叙事写意的活动。这一意象 

叙事概念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意象叙事的范围 

与边界。由于意象叙事的材料是叙事意象，而叙事意 

象的核心内容是“欲事象”，即完成某一行为意图的故 

事序列(包括意欲的生成、意欲的实践过程、意欲实践 

的结果)。正因如此，欲事象 自然包括故事、事件以及 

构成故事、事件的行为主体一 人物。如此，则意象叙 

事便不再局囿于参与叙事过程的抒情意象所产生的某 

种特有功能 ] 嘣’，不再仅指能造成“文眼”[3](P317)和某 

种意境的个别“饶有意味的添加意象”_3_(嘣 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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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一切以汉语为媒介的叙事文本(小说和戏曲)。 

因为本文所言意象已不再只是诗词意象，而是包括情 

物象、欲事象、道境象在内的一切写意的意象。这是本 

文意象叙事概念不同于以往意象叙事概念的地方。 

二是意象叙事的写意特质。由于意象抒情与意象 

叙事的共同本质是“以象表意”，“表意”是二者的本质 

属性。故而意象叙事与意象抒情具有相同的归属 

地——表意(写意)。只不过借叙事所写之意既包括情 

意又超越隋意，其“意”的主体是“欲意”——无意识的 

情欲与有意识的意图，也包括情意和道意，即意象叙事 

是通过叙述事象的演变过程而写意的叙述活动。这种 

写意的叙述活动天生就不排斥抒情意象故事化与道意 

化，并且还赋予其象征意味。突现故事性与写意陛，是 

汉民族叙事的着意追求。汉民族意象叙事的着意追求 

与华夏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意象叙事的独特风格。 

三、汉语意象叙事的独特民族风格 

诚如上文所言，人的叙述情欲是使叙事意象转化 

为意象叙事的根本动力。而情欲涉及人的观念文化， 

诸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性关怀的亲情与伦理道德 

观，以阴阳五行观念为中心的认识论等。在这些文化 

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情欲一 叙述欲意，对于意象叙事 

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在叙述视角、叙述内涵品格、叙述 

时空、叙述结构和叙述神韵诸方面形成了意象叙事的 

民族风格。 

“天人合一”，是汉族文化观念的重要内涵之一。 

古人主张天、地、人三者合于一，具有同一性。神话创 

始者主张天、地、人合于“体”，盘古以身体分开天地，身 

体倒下后又化为天上 日月星辰，地上山川草木。《周 

易》主张天地人合于阴阳，以阴阳组合之卦象解释天地 

人的关系及其变化。老聃、庄周主张合于自然，以自然 

之道通释人与自然现象。孔子主张合于德，借天地大 

爱品性以释人之品德。禅宗创始人主张合于心，以心 

体晤佛性与宇宙人生。文学家主张合于情，以人之情 

通达天地万物之情。意与象的主客体同一性以及意象 

思维中的物我一体I生就是这种文化影响的产物。正是 

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影响下，形成了汉民族天 

人合一、万物通变的叙述视域。 

天人合一的视域是指将人置于天地 自然之中，视 

之为宇宙内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整体性思维视域，包 

括与想象同步的无边界的叙述视野，内外、上下、过去、 

未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全能全知叙述视角，以及由 

巨而微的叙述顺序。如人物传记类文体叙述传主之籍 

贯由大空间到小空间，顺序为郡一府一州一县一乡一 

村。述祖顺序为由高到低，依次为高祖一曾祖—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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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时间叙述顺序由远及近：朝代一年一月一 日一时。 

与西方的由小及大、由低到高、由近及远顺序相反。叙 

述者在天人合一的视域内心系天下国家、自然宇宙，往 

往偏爱写大环境，将个人与国家朝代挂钩，叙男女之私 

必显现家庭之力量，写家庭之兴衰则归于朝政之明暗， 

叙朝廷之兴亡必上及天地之感应，形成具有普遍性的 

终极关怀和“一叶知秋”的始于小终见大的叙述品格。 

“万物通变”观念，基于“天地一气”、“万物有灵” 

的宇宙认识论，认为天地万物皆由气所生化，且皆有灵 

性可转化。魏晋志怪小说，唐代变文、俗讲、传奇，元代 

神仙道化剧等，均以故事的形式演义人与天地万物的 

相通性。至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中身兼石性、猴性、 

人陛、神性、魔性的孙悟空，则以七十二般变化演义着 

万物通变的故事。直至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特别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方将万物通变的神魔故事 

演变为动人的世俗人情故事。在这些天地间人与物的 

通变故事中，叙述者不仅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皆 

在我眼中、心内、笔下，而且成为读者的主宰，将读者引 

入陌生领域，展现出汉民族意象叙事万能主宰者的身 

份和万物通变的无疆视域。既然天地人同心一体，那 

么，天之心、地之意、物之情又由谁而知，从何而来呢? 

它来自于人自身的体验感悟，而非科学的验证方法。 

正是这种通过体验、感悟认知天地宇宙的方法形成了 

体验陛与心性关怀的叙事品格。 

体验陛叙述，远在人类造字之初已有所体现。中 

国古代小说中的时空叙述同样表现出体验性的特点， 

特别是受道教、佛教观念影响的六朝以降的小说，时间 

成为一种感觉时间，时间长短号陕乐苦恼的情绪相关。 

古人认为居住于天上的神仙比人快乐，地上生活的人 

比地狱的鬼快乐。当人快乐时想让快乐长久，故感觉 

时间快而短，痛苦时又想让痛苦及早过去，故感觉时间 

慢而长，于是有了“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人中一日， 

当地狱一年”的不等性时间。例如，刘晨、阮肇采药山 

中与女仙生活半载，及回家时，“乡邑零落，已十世 

矣”H J( ’。此外，空间也可随意而大小。例如，阳羡书 

生许彦行于山中，遇一病足少年求卧鹅笼内。此少年 

口中吐出“珍馐方丈”，又“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那 

“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则又一“口 

中洞天” 。空间成为因需而生、随人而现的随意化空 

间，实与客观时空相去甚远。 

西方文学理论将文学看作是对生活的模仿或再 

现，将文学比作反映生活的镜子，就是要再现客观世界 

的真实。就像西方的油画、雕塑，讲求模仿真实的人 

物，讲求毛发毕现的逼真效果。然而，中国人所谓的真 

实其实是真感觉，如“柳如烟”、“风如片”、“燕山雪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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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席”，就像中国古代绘画，不求形真，只求神似和意 

趣，大多是写意的。不只意象抒情如此，意象叙事也是 

写意重于写实，追求—种体验性的人生真实，而非客观 

生活真实。作为史书经典的《史记》，既是一部“史家之 

绝唱”，也是一部“无韵之《离骚》”。其中写得最成功的 

人物传记，传主大多像太史公一样遭受不公平待遇，是 

悲剧性英雄，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司马迁的人生体验与 

感悟。而历史演义小说则是对这种历史人生体验的放 

大，将“治戎为长，奇谋为短” J( ’的诸葛亮写成料事 

如神而近妖的智慧形象，就是写意胜于写实的体验性 

叙述的证明。“按迹寻踪”的《红楼梦》则是一部回忆性 

的自传式家庭世情小说，所述十几位金陵女子带有浓 

厚的十二三岁少年对异性的朦胧爱恋和抹不去的中年 

回忆者的心理痕迹。与其说是镜子般的生活真实，不 

如说是梦幻般的生活真实。 

那么，叙述者是如何将体悟性生活真实地写出来 

的呢?从宋元以降的小说戏曲作家、批评家留下的文 

字中得知三种途径：因文生事、以情理生事，以心生事。 

“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 

我”L1 (n 。以情理生事，就是从人心中讨出情理。以 

心生事，即“心生种种事生”。“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 

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 

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 

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 

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 

彭篾之上。”_8 J( 作者所写小说戏文中故事，不过是作 

者心中感觉、体验和欲求的生活，而绝非生活已有的本 

来样子。 

正因为意象叙述是通过人身体和心灵体验而来， 

人的身体与内在品性在叙述中占据中心位置，这就必 

然导致叙述者对人自身品性的高度关怀。而古代人将 

天地赋予人的品性“天理”(道德人伦)视为第一要紧 

处。于是叙事写意千差万别，却总不离其核心道德品 

性，形成了古人特有的以人格为上的德性关怀叙述品 

格。如《诗大序》作者以道德品格赞美《诗》之功能：“经 

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L9 J(卷上，而且心 

性关怀的对象不只是道德，也包括“感天地，泣鬼神”的 

男女真情、家族亲情、世理人情等人之真性情。 

在天人合一的叙述视域与意象一体、借象表意的 

思维方式中，无论是天与地的存在，还是天地间万物万 

象的存在，都更加倾向于凸显叙述的空间性，且有形的 

空间较无形的时间更具有成象陛和可感性，因此也愈 

加受到重直感、体验的汉民族喜爱，从而形成意象叙事 

长于空间叙述、空间包融时间、以空间变化表示时间的 

时空叙述特点。 

这一特点与意象叙事的写意性相结合，形成场景 

化写意性的叙述意味。中国文化史是从“盘古开天地” 

的创世神话开始的，而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清晰地凸显 

出中国人时空叙述的特 点：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 

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 

变。神于天，圣于地，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 

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 

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oJ‘卷3 。 ， 

在这段创世神话中，天地人更多地是以空间形式 

出现。时间“万八千岁”只是说明“天地开辟”的空间结 

果，“日”的时间叙述也意在说明天高一丈，地厚一丈， 

盘古长一丈的空间变化。于是，人们心中留下的仅是 

盘古开天地的空间场景，而故事的时间记忆却被遮蔽 

了。 

另一特点是故事的场景化。这种以空间表现时间 

的特点呈现为故事的场景化。故事的长度是用一个个 

场景联缀起来(非场景的叙述文字往往以略笔、侧笔、 

虚笔等交代性笔墨完成场景间的过渡功能)，就像诗词 

由—个个意象，戏曲故事由一场场“戏”联缀起来一样。 

譬如，《水浒传》“拳打镇关西”的故事情节，是由史进饮 

酒被哭声打断的酒店、金氏父女住的客栈、郑屠的肉铺 

三个故事场景组成，它留给人们记忆的也是酒店、客 

栈、肉铺的故事场景，而不是具体的时间长度，时间就 

隐身于三个空间场景内。 

再次是“寓意于事”、“以意统事”的场景营造和情 

节组合。诗词是哿隋于象，赋意于象，借象表意。而小 

说戏曲则是寓意于事，以意统领诸事，借事象写意。中 

国古代叙事作品一般不重在表现人物心理、性格变化 

的必然性，而重在营造故事场景(场景间的转换文字是 

为场景的出现做铺垫的)，赋意于场景，即大多故事场 

景的营造在于表达某种道义、事理或情意，若干场景联 

缀起来表达作者叙述的欲意。空间既是故事活动的场 

景，又是写意的聚焦点。如《水浒传》武松打虎故事就 

是由山下“三碗不过岗”的酒店、山神庙布告、山岗上打 

虎、阳谷县衙受赏四个主要场景构成，每个故事场景的 

聚意焦点分别写武松性格的一个侧面：善饮多疑；害怕 

而好面子；机警而勇猛；仗义施财。这四个聚意点合在 
一 起，表达出作者心中的武松心细、挑战极限、机警勇 

猛和侠义的性情品格。有时，作者为了表达一种观念， 

有意将体现这一观念的故事素材和场景连缀起来，从 

而起到反复渲染人物某一性格元素的效果，形成以意 

统事的叙述结构。如《三国演义》，作者为了写关羽之 

“义”，便将其一系列表现“义”的故事场景放在一起依 

次叙述：“关公约三事”、“挂印封金”、“斩彦良”、“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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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义释曹操”等， 

这就使得关羽形象义薄云天、光彩照人。 

最后一个特点是，不少好的场景是物象与事象、叙 

事与写意的完美融合，从而使故事充满事趣情意，进人 

人的永久记}乙。如“草船借箭”写孔明“借”的智慧，“温 

酒斩花雄”写关羽武艺超群，英雄盖世，“三顾茅庐”写 

刘备求贤若渴，“黛玉葬花”写少女品性高洁和对生命 

的爱冷，等等，诸如此类的场景数不胜数。总之，意象 

叙事以事象为思维媒介，体现出场景化写意l!圭的审美 

意味。 

意象叙事中“以意统事”的结构方法，易于造成关 

注事象(故事)的同类巨而非逻辑性，以空间表现时间， 

时间服务于空间的时空叙事具有时间叙述不充分等弱 

点，这些因素既与意象属性中以象表意的直观性强分 

析陛弱相结合，又与“象”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形 

成了中国古代意象叙事形断意连的结构形态。 

所谓“形断”，是指故事或是人物传记的鱼贯相接， 

或是空间场景的腾挪跳跃。前者如《水浒传》前四十 

回，分别由王进、史进、鲁达、林冲、杨志、晁盖、宋江等的 

传记组成，形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环状链，拆开为单 

传，合并为长篇。后者如《儒林外史》叙述场景，一会儿 

广东，一会儿山东，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扬州，从一地腾 

挪至另一地，并无内在的必然逻辑。这种片断式与跳 

跃性布局虽不影响叙事意图的表达，却形成了中国小 

说叙事结构的松散性。 

中国人有两种方法解决故事场景跳跃和松散毛 

病。一种是用偶然、巧合、错认、误会等技巧，将片断的 

人物与故事场景勾连在一起，不仅弱化了结构的松散 

毛病，而且可造成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阅读 

兴致和审美情趣。另一种则是以意为灵魂组织素材、 

连接故事的写意法，此法可使作者欲表达的思想观念， 

成为连接人物及场景的一条无形内线。如《水浒传》写 

梁山事业兴亡，有一条因义而起、因义而聚、因义而兴、 

因忠义而亡的侠义线。侠义正是这部小说隐藏于故事 

背后的内结构，那些看似松散的人物和故事本身的意 

蕴都聚向侠义，从而形成视之如断、思之则连的形断意 

连结构形态。 

中国古代小说整部故事发展走向和结构总框架与 

西方文学有差别，它并非逻辑式的展开，呈现开放式框 

架，而是呈现阴阳二元式回折曲线和体现循环与报应 

轮回之理的封闭式框架。所谓阴阳二元式回折曲线， 

是指受中国“一阳一阴谓之道”观念的影响，故事内涵 

往往包含阴阳二种因素，或相互包容，或向各 自相反方 

向转化，或欲得则先失，欲喜则先悲，欲离则先合，欲胜 

则先败，欲荣则先辱。故事发展就是在阳阴两极间的 

200 

摆动中形成大小波浪式曲线，同时又接受日出日落、四 

季周转、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观念，或接受“天人感应”、 

报应轮回的宗教思想，形成复而周始的循环历史观和 

封闭式的叙述框架，走完或“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 

以恶姻缘始，恶姻缘终，或“空、色、情、色、空”，或“起承 

转合”的一个个圆形轨迹，呈现出对称、反转、循环的故 

事结构脉络。 

意象属性中的模糊性、空灵性与中国巫觋文化、佛 

道二教文化的神秘性相结合作用于叙事，形成了意象 

叙事朦胧与神秘性气韵。尽管中国古人叙事意在明 

晰，作者生怕读者不明白而常在书的开头、中间、结尾 

三致意焉。然而，读者非读之三五遍，细细揣摩，难得 

其中奥妙，故古人有小说难读懂之叹。何以如此?究 

其原因，约有四项：一是事象本身寓意多种，具有非唯 
一 性，易造成理解意的缺席。如“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大雪天，潘金莲拥被而坐，欲睡难眠，以琵琶弹唱心中 

思念和悲伤，静待西门庆到来。她一次次将风声、狗吠 

声误认为敲门声，结果到头来方知西门庆已在隔壁李 

瓶儿房中饮酒多时。此故事场景既表现潘金莲失欢孤 

寂之意，又写其I生欲似火淫荡无忌之情；既有处处爱掐 

尖情场想占先的性格表现，又有忌妒李瓶儿受宠的醋 

意等等，不确定性成分较多，任何单一性的解释都难免 

欠缺。二是中国古代文人叙事写意最厌直白，最喜深 

味，习用隐曲之笔和冷热、真假、有无、虚实、映衬之法， 

追求言外之意、事外之事和情外之韵的艺术效果，且习 

惯将诗词曲赋和史传中的叙述笔法合用于故事叙述中 

来。《诗》、《骚》之比兴、象征，史书之互文现义、春秋笔 

法，说书之“斗关子”、“设扣子”等，皆见于小说戏曲的 

书写 中。《红 楼梦》“将 真事 隐去 ⋯⋯用假语 村 

言”̈I_㈣一 的真假笔法，《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 

伪毕露”l1 _( 的借事含讽，《西游记》以神魔之争演绎 

佛理等等皆如此。诗词小说中的处处“伏兵”，需要评 

点者不时点化。三是明清以来的小说起于面对听众的 

讲唱，讲唱者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吸引听众听下 

去。无论是早期的话本，还是后来的文人案头小说写 

作，都养成了一种故设迷局、斗关子的传统，或于故事 

发展的紧张当口戛然而止，或有意生出种种意外，或在 

真相大白时却故意喷云吐雾，或人物、事象两两相对，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故意造成陌生化、距离感和模糊 

感。四是受中国巫觋文化、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观念 

中非人力神秘性因素影响，意象属性中的模糊性、不确 

定性得以增强扩张，形成故事叙述无论长短，总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支配着人物的命运，牵 

导着事件发展的未来，使故事笼罩着神秘的氛围，给人 

扑朔迷离的感觉。中国小说叙事的神秘性表现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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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结构、气韵三个层面，呈现为时空、梦境、法力、星相 

谶语、万物通变、感应果报、神秘数字、避讳避祸等八种 

形态 引。而这种充斥于故事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与朦胧 

缥缈的诗情画意相汇通，便别有一种民族叙事的独情 

异调和天然神韵。 

综上所述，甲骨文等早期汉字的根本特性是表意 

性与象形性，以象表意的“意象”就是这两个根本属性 

的结合与体现，并具有主客一体性、直观性、空间性、体 

验l生和不等性等特质。甲骨文中除物象符号外还有事 

象符号，意象内涵中除“情意一物象”层次外，还有“欲 

意一事象”层次，它们虽有区分却一起承载表意职能而 

具有写意共性。叙述欲意是使叙事意象转化为意象叙 

事的根本动力。意象叙事并非诗词意象在叙事中的 

“点化或装饰”，而是汉民族叙事突现故事性与写意性 

的主体形式。叙事意象在转向意象叙事过程中，受到 

中国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影响，形成天人合一、万物通 

变的叙述视域，体验l生与心性关}不的叙述品格，场景化 

写意眭的叙述意味，形断意连、对称循环的叙述结构， 

朦胧与神秘性的叙事气韵等典型意象叙事风格，初步 

发现了意象叙事的独特品性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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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National Style of the Image in Chinese Characters 

XU Zai——yuan 

(School ofMedia Design，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essence of image in Chinese characters，analyze the structural 

form and narrative function of image，t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narrative and expression of one 

feelings，and investigate th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 narrative to find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ifferent from alphabetic writings in many fields．Image is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ideas，SO it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everything being changing，experience and mind 

care，narrative meaning of scene，meaning connection without form，obscure and mysterious narrative 

and SO on．And the peculiar quality of image narrative and its reasons are found． 

Key W ords：image narrative；image symbol；structural level；freehand brushwork；narrative style 

[责任编辑、校对：张 涛] 

201 


